
第一章 范家有個女諸葛 
「荒唐，朕不允！」 
御書房內，身著明黃錦服的冷峻帝王怒目橫視著那個劍眉斜飛入鬢、神色浪蕩不

羈的紫衣男子，似怨似惱的抿緊薄唇，眼底流露出恨鐵不成鋼的情緒，責備這個

不成器的傢伙。 
正經事不幹一件，盡會為他髮間白霜添磚加瓦，在他忙於國事之際還得時不時的

分心，收拾那些叫人頭疼不已的爛攤子。 
這不，才處理完他和太師府的「小」糾紛後，事情過去不到半年，京城內好不容

易平靜了一陣子，一國之君正好鬆口氣到麗山別院避個暑，最好再生幾個龍子鳳

女，殊不知不安分的又來生事了。 
自己這是欠了他不成，一日不找事便渾身犯癢，攪得文武百官坐立難安…… 
「三哥，十三是為你分憂解勞，瞧你頭髮都白了還一天到晚操心，雞鳴便起，上

朝議政，夜裡狗都睡了還勤奮耕耘，為我天辰皇朝的千秋萬代奮戰不休，十三心

有愧疚……」看似吊兒郎當的男子一挑令京城女子為之傾倒的桃花眼，綴著流光

般的眼眸彷彿千棵銀樹萬點煙花，瞬那間光芒四射，迷眩眾人眼。 
「滾、滾、滾，滾犢子，別讓朕再看到你，你少進宮一回朕可以多活三年。」他

早生華髮是誰害的，居然還有臉來「心生愧疚」，這臉皮厚得無人能及。 
一聲「三哥」喊得當朝皇上皇甫南鶴心口微微發酸，不禁回想起兩人的過去，那

是一把道不完的心酸淚。 
帝王之路向來艱辛，是用鮮血和白骨築成的刀山血海，出身並非正統的他被當時

的太子逼得走投無路，甚至母妃也差點被一杯毒酒殺死，無可奈何的他只得放手

一搏。 
那時的小十三才六、七歲吧！一母同胞的兄弟為了保住危在旦夕的母妃，竟挺身

而出親自涉險，潛入御書房偷玉璽，還膽大包天的篡改聖旨，在先皇彌留之時扭

轉乾坤。 
他與十三弟相差十五歲，一向把他當兒子養大，兄弟間從不存在鬩牆之爭，若有

一天十三想要他座下之位，他會毫不猶豫的讓出，十三的殺伐決斷比遇事躊躇、

太顧念舊情的自己更適合這位置。 
可惜十三志不在此，用著遊戲人間的態度蒙蔽世人，以庸碌無為的假象替他掃除

底下的貪官汙吏、心思不正的國之蛀蟲，讓天辰皇朝少些動盪不安，上位者得以

安享太平。 
「謝皇上成全，臣弟告退……」 
他就這滾……呃！滾有點困難，還是用走的吧！ 
眼底閃過一抹狡色的秦王皇甫青瀾搖著白玉骨、鮫紗面繡山水畫的羽扇，扇柄下

方垂著兩串東珠為墜，東珠之下是朱紅色流蘇，一晃一晃地十分扎眼，似在彰顯

持扇主人的張狂。 
「等等，你給朕回來，朕幾時應允你了，你少自做主張扭曲朕的意思，你這猢猻

休想糊弄朕，在朕眼皮子底下你都能搞得天怒人怨，放你出京又想禍害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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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頭又疼了，一見他就沒好事。 
一腳踏出御書房的皇甫青瀾又轉回身，神色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三哥，十三會

給你帶一份土特產回來的，你別離不開十三，都快半百老人了，還這麼放不開。」 
「朕才三十七！」皇甫南鶴咬牙切齒。 
他故作嘆息。「很快就年過半百了，白雲蒼狗，歲月匆匆，一眨眼三哥都立太子

了，陵墓……」 
「停！別再說了，再說下去朕都要去見老祖宗了。」皇甫南鶴三聲嘆氣，心累，

也只有十三敢在他面前口無遮攔，拿帝王生死說嘴，偏又拿他沒轍。 
「三哥，幫十三問候地底的列祖列宗，問一問父皇對賢妃、珍妃、宛妃等人的伺

候滿不滿意，若是嫌美人不夠溫柔婉約，十三再送幾個進去陪他。」 
他口中這些妃子全是先皇生前最寵愛的嬪妃，也是在奪嫡路上對他們兄弟倆頻頻

下毒手或是明裡暗裡朝兩人生母使壞的，一朝得勢，他誰也不放過，一個個送進

帝王陵寢陪伴先皇。 
皇甫南鶴被他氣得一瞪眼。「你就不能說點好話嗎？別老膈應人。你呢，禍害咱

們皇家人也就得了，不要連老太傅都不放過，他可不像朕這麼好說話，你……你

那腦子是怎麼長的，朕看不透。」 
說他胡鬧嘛，偏又鬧中有序的擺平幾個蹦躂得特別厲害的刺頭，朝堂一片清平，

可偏偏得罪人的事沒少做，參他的奏摺天天有，多到案桌上擺不下，看得人頭昏

眼花，一口氣憋著沒處發。 
一筐一筐的裝滿，還得專門闢一間屋子出來放，有比他更苦命的皇上嗎？家事、

國事、天下事，後兩者得心應手，唯獨家事擺不平，十三呀根本是上天派下來磨

練他的礪石，千鑿萬錘不動分毫。 
「只要三哥下一道聖旨，太傅他老人家不敢不從。」他眼中一閃而過得意，似在

算計什麼。 
皇甫南鶴沒好氣的一哼。「全京城沒人不曉得他多寶貝他那個糖霜兒，你還敢明

目張膽跟他搶人？」 
果然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他為十三默哀。范太傅除了大房那一家子外全是難啃的

骨頭，尤其是二房上下，簡直是鋼造鐵鑄，想咬下一口難如登天，個個護女（妹）

如命，誰敢靠近放狗咬。 
不是假話，真放狗，小馬駒大小的藏獒，從小養大的十分護主，聽說一張嘴能咬

斷人的咽喉。 
「能者多勞，京中第一女諸葛，放著不用未免暴殄天物，十三是知人善用，為我

天辰皇朝著想。」山不就我，我就山，路不是只有一條，拐彎抹角，迂迴前行一

樣能走到盡處。 
「你也知道她是女的，未出閣的姑娘家……」皇甫南鶴越想越不妥當，覺得被十

三坑了。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亦師亦友的老太傅對他照顧良多，小時候若非太傅隱晦的

提點一句「韜光養晦」，只怕他早已死在後宮女子手中，也不會有小十三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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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下旨吧！趁著春暖花開好上路。」皇甫青瀾面上帶笑，笑得讓人心裡發

怵。 
好上路……這話聽得怎麼像送殯……呸！呸！呸！是一路好走……呃！似乎還

是不太吉利…… 
「十三呀！要不要調調職差，七品縣令有點小……」堂堂超品親王竟自請「下放」，

還不是官高一等的藩王或是一品、二品官員，居然是最底層的縣令，簡直是胡鬧

呀！ 
可是擰得很的十三誰來勸說都不聽，一意孤行，還說高山峻嶺凍人，他「下山」

取暖。 
這是什麼話，根本是氣人，位高權重的親王不做偏要反其道而行，自個兒尋了窮

鄉僻壤「歸隱」去。 
人還沒出京，皇甫南鶴已經開始頭疼了，同情他治下的惡商霸紳、為富不仁的地

主老爺，他的到來對他們而言是一場災難。 
「不小了，三哥，由小見大，見微知著，不從底層走起又怎知百官弊端，千里之

堤潰於蟻穴，百姓才是國之根本。」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朝廷平靜太久了，隱

有暗潮流動。 
皇甫南鶴露出沉思之色，心中有觸動，他在位的日子久了，有些忘了為官不貪不

如回家種地的道理，真正苦民所苦、為民喉舌的清官能有幾人。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一個百姓愛戴的好官私底下都收銀無數，那麼搜括民

脂民膏的貪官又中飽私囊多少。 
水至清則無魚，貪就貪吧！哪個朝廷沒幾隻害蟲，只要別貪得太過分，謀害人命，

他當皇上的睜一眼、閉一眼的任他們攢私產，等養肥了再開宰，視情節輕重再抄

家流放或滿門抄斬，株連九族。 
「朕會下旨，但是……你得先擺平太傅，太傅的脾氣朕也招架不得。」他的意思

是自求多福，誰挖的坑誰跳，別拉著他，他老胳脯老腿的摔不起。 
皇甫青瀾意味深長的看了皇甫南鶴一眼，看得他非常不安。「對了，三哥，十三

有件事忘了提，聽說牛頭山有金礦，蘊藏不少。」 
「牛頭山？」他眉頭一蹙。 
「在十三治下的轄區內，緊鄰慶安縣，三哥不妨把整片一十七座山頭的牛頭山脈

都批給十三管轄吧！辦起事也方便。」誰敢伸手就把手剁了。 
他明目張膽的開口，直言要開挖金礦，至於會不會佔為己有呢？那要看他的良心

了，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不然他大老遠過去圖什麼。 
「十三，慶安縣在山南府吧？」皇上意有所指。 
「是在山南府。」那又如何？ 
秦王霸氣外漏，絲毫不把當地的掌權人放在眼裡。 
「那是西陵王的封地。」連他都不敢輕易得罪。 
西陵王是兩人的皇叔，當年對皇位也曾覬覦，因此對太子一派加以攻訐，私底下

明槍暗箭不斷，意圖拉下對皇位有意的皇子，讓他們兄弟在自相殘殺時必須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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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刻提防他這幕後黑手。 
西陵王幾乎無一放過的針對所有皇子們，尤其太子更是重中之重，誰知漏了皇甫

南鶴這條裝病示弱的小魚，讓他在最後關頭將所有人一軍，把眾人心心念念的果

子給摘了。 
皇甫南鶴這個皇上當得有點心虛，總覺得名不正、言不順，只是他若不接下，他

和幼弟將死無葬身之地，因此硬著頭皮登上九龍寶座，以帝王之姿脾睨萬千臣子。 
「你是天辰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大皆歸帝王所有。 
暗暗苦笑的皇甫南鶴端出一國天子的威儀。「挖吧！挖吧！一半歸你，一半歸朕，

反正你不怕死的性子也不是今日才造成的，朕等著鑄千斤重的金佛，護佑我朝國

泰民安。」 
「不收歸國庫？」三哥也很黑呀！ 
「朕窮呀！」他理直氣壯的說，皇帝的小金庫十分貧瘠，需要添金添銀，多搬點

孤本字畫來，玉料、珍奇異寶更是多多益善，多少豪門世家比皇帝還富有，他窮

得沒臉見人。 
皇甫青瀾一聽皇帝喊窮，手上的扇子差點掉了，原來世上最厚的臉皮在皇家。「三

哥，十三走了，你悠著點啊，下次選秀少進幾個妃子就能省下不少錢了。」 
聽著十三的打趣，臉一臊的皇甫南鶴肝火上頭。「說到這件事，你也老大不小了，

該選個親王妃了，慕容丞相家的慕容雪不是揚言非你不嫁，朕看挑個日子把事辦

一辦，省得太后為你牽腸掛肚，老嘀咕你的終身大事……」 
一提到他的婚事，皇甫青瀾立即耳聾了，聽不到身後的任何聲音，走得比飛還快。 
慕容雪……什麼玩意兒！一句情有獨鍾就想要他「賣身」？真當自己是盤菜了，

眼界高得只想攀枝附葉，彷彿自個兒是金疙瘩似的人見人愛，想要什麼別人就會

捧到她面前。 
慕容家是皇后娘家，慕容雪是皇后隔房最小的妹妹，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因皇

后執掌中宮，連帶著慕容家也水漲船高，由三品官宦人家爬至位極人臣的位置，

可說是風光無限。 
若無一個帝師范太傅壓在上頭，慕容丞相可說是文官之首，可惜有了個桃李滿天

下的范家，他的聲望始終升不上去，一直落在范家之下，故而兩家不相往來，似

有若無的對彼此小有嫌隙。 
這也怪不得，文人出身的范家一家子都是讀書人，以詩書傳家，從老到小個個能

吟詩作對，才高八斗，隨便出口一句便是佳言絕句，是真正胸有丘壑的書香世家，

為文人雅士中的泰斗，一舉一動皆為人仿效。 
反之，慕容丞相並非科舉出身，不過是攀了裙帶關係，又在從龍之功上出了點力，

內舉不避親，加上剛登基的皇甫南鶴無人可用，他便順利的佔了高位，藉著丞相

之名拉攏一些人脈，繼而打下朝中半邊天的基礎。 
如今的慕容府如日中天，府前日日車水馬龍，除了皇室中人外，他們看誰都是鼻

朝天，愛理不理的看人下菜碟，禮重笑臉來，官小門外蹲，連門房都勢利得瞧不

起五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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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皇上沒同意吧！想想也是不可能的事，皇上還沒糊塗到讓女子出仕。」 
皇甫青瀾一出宮門，迎面而來的是數名身著華服的男子，看其年歲與他差不多，

二十出頭，一身的穿戴看得出出身大戶人家，非富即貴，光是腰上的一只玉佩就

足夠京中一家七口人三年的生計。 
「諸葛鴻烈，願賭服輸，五萬兩銀票別忘了送到秦王府。」呵！一群天真的傻子，

他出手的事有什麼辦不了，這麼多年了只長個不長腦，哪裡有坑往哪裡跳。 
有如晴天霹靂的宣平侯世子諸葛鴻烈瞠目結舌，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你……

你不是人……」 
迎風而立的皇甫青瀾笑若春風。「你十三爺不是人，是神仙，回府立個長生祠，

早晚三炷香，保你開竅，智星入宅。」 
「呿！皇上怎會答應這麼荒謬的事，該不會是你騙人吧！」他還是無法相信，滿

腦子亂麻。 
皇甫青瀾用鄙夷的眼神一睨。「爺需要在這種事大作文章嗎？你要是輸不起儘管

吱一聲，爺不缺這點小錢。」 
氣急敗壞的諸葛鴻烈一擲死亡目光。「吱什麼，又不是老鼠，幾萬兩銀子我還是

拿得出來的。」 
只是得跟他娘借，他還真掏不出這麼多銀兩，要是他爹知曉了，肯定是一頓狠揍，

至少得在床上躺十天半個月。 
這廝心太黑了，用價值萬金的汗血寶馬引他上勾，害他一時沒把持住，一口價五

萬兩白銀賭到底。 
「你被侯爺打斷腿時，爺會帶一罈子梨花白和薛家烤鴨上門慰問。」 
不讓他狠狠痛一回，下次不知要惹上什麼禍，身為侯府嫡子居然識人不清，輕易

聽信一名後宅女子之言，被人設了局猶不自知，糊里糊塗砸了幾千兩為青樓女子

贖身，差點當外室養在府外，壞了名聲。 
宣平侯府的二房夫人柳氏是戲子出身，有一子年方十八，能武識文，比起長房嫡

子諸葛鴻烈不相上下，差的是身分。 
以武立功的宣平侯是赫赫有名的武將，為人暴躁但不失公正，因為父親的寵妾滅

妻讓他深受其苦，因此十分痛恨人蓄妾養婢。 
而大房夫人也就是諸葛鴻烈的母親身子骨不太好，體弱多病，在執掌中饋方面有

些有心無力，故而對外的應對與人情往來皆由二房夫人出面，久而久之也養大她

的心，想取而代之成為侯府主母。 
如果大房不濟事，那就由二房頂上，她就不信拿不下宣平侯府。 
可惜她運氣不佳，碰上眼中容不下一根刺的秦王，一盤下好的棋為之大亂，讓她

無法從中得利。 
「嘶！不安好心眼，幸災樂禍，我肯定眼睛瞎了才和你結交。」皇甫青瀾小時候

可沒這麼壞，被人欺負了眼裡還會淚花閃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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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都有黑歷史，皇甫青瀾幼時的確不好過，不受寵的皇子難免遭到輕忽怠慢，他

還吃到冷飯冷菜，遭宮女太監白眼…… 
「你眼沒瞎也分不清好壞，不是住在一個屋簷下便是一家人，人心難測，多用腦

子想一想。」皇甫青瀾點到為止，他若是想不透，宣平侯府到這一代便沒了以後。 
蠢人活不長。 
「你……」怎麼覺得他話中有話。 
心疼平白丟了五萬兩銀子的諸葛鴻烈並非真蠢，他往自己身上找答案，想著最近

發生的事。 
驀地，他臉色微變，看向王爺好友的眼神多了慎重，兩人自幼相識，他相信以十

三爺的行事作風不會無的放矢，他在用他的方式點醒自己。 
「韓五濤，別想偷偷溜走，爺看著你呢！」當他吃素的嗎？敢賭就得低頭認輸。 
陳國公府韓二爺面有苦色。「十三爺，高抬貴手，我祖父會打死我的。」 
「老國公一生為國，鞠躬盡瘁，他不會阻止你建功立業。」皇甫青瀾目中藏奸。 
「你有燕平了，不需要我。」好日子誰不想過，誰要隨他出京，餐風飲露的吃苦

受罪。 
四品帶刀侍衛燕平有口難言，他明明才要升任三品帶刀侍衛長，宮中行走，如今

升不了職還降級，他一肚子苦水向誰哭訴。 
「保命的護衛多不如精，有你們左右相隨護衛本王，本王心安。」意思是擋刀的，

他有危險他們上。 
韓五濤臉黑如墨。你安我不安呀！你要有什麼萬一我全家遭殃，即便是國公府也

難承帝王之怒。「十三爺，問題不在你我，你問過九暘妹妹了嗎？她不是說過此

生不與驢蛋、蠢蛋、混蛋為伍，你好像都沾上邊。」 
聞言的皇甫青瀾頓時臉色一冷，陰沉得有如大雨潑地的天氣，沒有一絲光亮。 
 
 
范九暘，范家的寶貝疙瘩，是她祖父疼得要星星不給月亮的掌上明珠，集萬千寵

愛於一身。 
她是二房嫡長女，年方十六，上有兩位兄長，長兄范長卿，年二十，二哥范長碔，

十八歲，兩人皆未成親。 
對此長房的范緋月始終心氣不平，她與范九暘同年，可是因為范九暘的母親不慎

滑倒早產生了她，以致於本該早出生一個多月的范緋月晚了三天出世，成了妹妹。 
就差三天，兩個女娃有了天翻地覆的轉變，二房女兒成了范家第一個女娃。 
雖然都是嫡出，但是還是有一段天塹般的落差，尤其不足八個月的范九暘身子較

弱，因此所有人對她的關注較多，生怕她養不活，另一名女嬰難免遭到冷落。 
也不是完全不理，只是關心的程度不同，人都是同情較弱的一方，好吃、好睡的

健康娃兒自然少些惦記。 
對於范九暘而言，排行如何她並不在意，她就是她，獨一無二，何必為了點小事

自尋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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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范緋月卻不這麼想，她一直認為自己才是范府的大小姐，事事都想和范九暘爭

個高下，踩在她頭頂稱大，只要和范九暘有關的人、事、物她都要搶在前頭，以

突顯自己在府中的地位。 
可惜畫蛇添足，她越想表現越是顯得自己有多不足，總是東漏西漏的少些什麼，

她一急就越弄越糟，事與願違，一旦范九暘出頭，她所做的努力就都打水漂了，

全然無用。 
「妳還有閒情逸致在這裡描花勾勒，前頭為了妳的事鬧得快翻天，祖父連御賜金

牌都拿出來了，打算上殿求情。」 
憑什麼，她不過是府中一個姑娘而已，為什麼要賭上全府上下的性命只為她一人，

未免可笑。范緋月很是不滿。 
後院小園子裡，一朵朵繡球花開出五彩繽紛，青尾鳳蝶繞著花兒飛舞，吸蜜，翩

翩揮動著美麗薄翼。 
園子的一角種了棵樓高的西府海棠，海棠樹下有張黃花梨木長桌，桌上一張兩尺

寬、三尺長的潔白宣紙，宣紙旁邊擺滿了繪畫的顏料，石青、豆綠、朱砂、銀紅，

黃丹、石黃、赭紅、金銀粉…… 
纖纖素手一提，宛若春蔥的白嫩指頭輕點畫紙，一抹海棠春色躍於紙上，深紅淺

紫，一點點粉白，葉茂花繁，豐盈嬌豔，春風中的舞者般綻放在薄紙上，美如詩

詞。 
再一筆，又一筆，園子裡的海棠花栩栩如生躍入畫紙中，引著蜂蝶齊來採蜜，一

隻又一隻圍繞在月白煙水百花裙身影周遭，水影晃動，映出一張花容月貌，眉似

初綠楊柳，眼兒波光盈盈，秋水含情，點朱小口勝過胭脂，紅灩動人，膚白若雪，

透著珍珠白光澤。 
好一幅美人圖樣。 
唯獨那神色帶著遺世獨立的冷情，孤傲中生出一股慵懶的風情，眼眸一動，火樹

銀花齊放。 
「二妹，妳倒是閒得很，閒來無事四處說閒話，可見是真閒，閒人閒事閒磕牙。」

她愛說嘴的毛病到老也改不了，三歲看到老，果然誠不欺我。」 
「別叫我二妹，長房是長房，二房是二房，不能相提並論。」范緋月總認為長房

高於二房，不屑與之處於同等地位。 
能坐絕不站，能躺絕不坐的范九暘往後一靠，淡淡的玉蘭花香氣傳來，身形窈窕

的侍女輕捏小姐細肩。 
「沒分家前，長房、二房都是范家，是太傅府的姑娘，知道妳腦子不行，但別廣

而告知，讓人笑話范太傅府邸不會教孩子。」 
聽說大伯娘娘家也是腦子不好使的，一本三字經背上三年還是掉字少句，兄友弟

恭、手足相親沒學會，倒是一身花花皮子，說得美、做得少、愛算計，覺得不佔

人便宜便是吃虧。 
「妳別在嘴上說教，我不吃妳那一套，反正長房、二房各論各的，我是長房嫡長

女，妳對我的態度要恭敬，不得有一絲輕慢。」她頭一抬，長房長女的氣勢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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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看在范九暘眼裡只想發噱，裝腔作勢的花架子也就她自個兒樂著玩吧！傻子

也有她存在的樂趣。「妳擋到光了，讓讓。」 
粼粼灑下的金陽忽明忽暗，照著西府海棠，風吹影兒動，金色陽光也有了深淺，

畫一抹深陽，提一筆淺金，畫紙上有了跳躍的生命。 
看她平靜無波的神情，范緋月反而來氣，怒上胸口。「妳是真不知情還是故意裝

傻，火燒眉毛了還能氣定神閒，不要以為這一次祖父還能護得住妳，聖旨一下妳

無處可逃。」 
范九暘看憨兒似的用眼角餘光一瞄。「緋月妹妹，多讀點書，多少長點智慧，一

榮俱榮，一損俱損，我若有事妳能置身事外？問玉，待會拿本天辰律法給二小姐，

讓她瞧瞧一人犯罪全家連坐那一頁。」 
若是一人做事一人當，哪來的滿門抄斬，律法之重過於嚴苛，一旦有事全族受累，

甚至親朋好友一網打盡，不論無辜不無辜，沾親帶故就是有罪，抄家、流放一個

不放過。 
「是。」身後的侍女輕聲一應。 
「不過，緋月妹妹妳看得懂嗎？要不要長姊一字一句的解釋給妳聽？相當於半個

文盲的妳應該樂於學習。」她搖著頭，一副看傻妹妹的樣子。 
哪裡痛往哪裡戳，省事多了。 
「范九暘，妳欺人太甚！我識字，不用妳假好心的奚落人。」氣得不輕的范緋月

小臉漲紅。 
范家兒孫都有好文才，三歲認字、五歲開蒙、七歲接觸四書五經，十歲左右最少

讀過百本書冊，十二歲之後想考童生、秀才，甚至舉人，狀元及第、入朝為官則

憑各人意願，不想走仕途就另謀出路，在二十歲弱冠前制定日後的目標。 
至於女子不在此限，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府裡全力支持，直至嫁人為止，只要別

離經叛道，觸犯國法。 
在一般人家，范緋月的文才絕對是屈指可數的翹楚，稍稍引導一番便是聲名遠播

的才女，可是她碰上樣樣精通，彷彿生就來打擊人的范九暘，螢火之光哪敵得過

夏日烈陽，一下子煙消雲散。 
貓眼似的眼眸一眨，范九暘放下畫筆，用指尖沾了朱砂在畫的左下方描了個「九」

字。「欺負人的不是妳嗎？我好生在園子裡畫畫，偏妳興沖沖的跑來鬧騰，一筆

寫不出兩個范字，我倒楣等於范家倒楣，范家倒楣妳也是其中一人，有什麼好樂

呵的。」 
她這人的腦子不知是怎麼長的，只看見眼前事，完全忽略了自己亦是局中人，牽

一線動全局，棋子的去向在於下棋者。 
「這……」范緋月忽地啞口無語，眼中淚意輕泛，她好像真的做了一件損人不利

己的傻事。 
「不論妳多想做范府嫡長女，我比妳早出生三日是既定事實，不是妳無理取鬧便

能顛倒是非的，身為帝師的孫女，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眼皮子底下，妳要

自欺欺人到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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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緋月就是窩裡橫，一出府就縮手縮腳像隻鵪鶉。 
「妳……妳……妳太過分了……」說不過她的范緋月放聲大哭，邊哭還邊抽噎的

抱怨。「嫡……嫡長女才能入主……入主東宮……太子選妃……我要當太子

妃……」 
聞言，范九暘一噎，哭笑不得。「我求妳長點腦子，用一萬點真心懇求妳，沒有

人說只有嫡長女才能做太子妃，況且太子雖然尚未立正妃，但已有兩位側妃、一

位良娣、三位承徽、昭訓、奉儀……至少九位以上的女人，妳擠個什麼勁，貪人

多暖和嗎？」 
果然是個蠢笨的，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火坑，這個傻妞義無反顧的往下跳，憑她

鳥蛋大小的智商，一入深宮肯定撐不到六個月，是三集篇幅都不到的炮灰。 
范九暘是胎穿的二十四世紀科學家，主導 AI 人造人科技，在 AI 方面她認了第二

沒人敢自稱第一，是業界權威，在父母的 AI 科技集團擔任執行長一職。 
但是人造人的計劃太成功了，完美到幾乎看不到 AI 科技的缺點，AI 有自行成長

和發展的程式，在一年過後居然產生了人類的思維和感情，他們想當真正的人，

不願用 AI 科技製造的合成身軀。 
AI 越來越像人，也想自由戀愛和生子，於是人與 AI 的世界大亂，AI 統治了人類。 
知道自己錯了的執行長用她的大腦置入 AI 系統，啟動她暗藏的 AI 毀滅程式，用

自己的命賭上人類的未來。 
幸運的是人類獲救了，AI 徹底消失，可人類幾千年的文明也毀之殆盡，一切重新

開始。 
死後的范九暘並未墜入輪迴，她在虛無縹緲的空間飄浮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直到

有一天聽見隱隱約約的人聲，她沉沉的睡去了。 
再睜開眼時她已是出生兩日的嬰兒，眼睛什麼都看不清楚，只能用耳朵聽，觀察

了數日才知道自己又活過來了，帶著前世記憶投胎為范家人。 
「我不管，我要做太……太子妃，妳樣樣都贏過我，我……我一定要壓過妳，當

太子妃，當……嗝！皇后，讓妳給我行禮……」有生之年她要范九暘在她面前低

頭，彎下百折不屈的腰。 
范緋月的心願很大，也可以說很小，她心中最大的願望是拉下范九暘，將她踩入

泥裡。 
異想天開，跟瘋子沒什麼好說。 
「問玉，把畫收一收，回屋。」 
太子妃？皇后？想死趁早。 
「是，小姐。」問玉行雲流水般的收拾，身姿如畫。 
「范九暘，妳不准走，我的話還沒說完！秦王為何指名妳隨行，你們是不是有什

麼見不得人的私情？」她不服氣，一個連走路都懶的人怎能站在高處俯視她。 
范九暘面色一沉，面對范緋月狠甩她兩巴掌。「不會說人話就不要開口，妳要知

道妳隨口說的胡話一旦傳出去，我們范家便是滅門之禍，一家三十二口人都得死。」 
「妳……妳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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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好，妳再這麼口無遮攔、任性無知，不用妳大姊姊動手，老夫先滅了妳！」

范太傳的聲音驀地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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